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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健(以下简称王):彭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够
在北京对您进行这次专访，来之前我做了一点准备，
从知网上搜了一下，对您的访谈大概有六、七篇。
彭兆荣(以下简称彭):对，但是从艺术人类学角
度的没有。
王:对，从不同的角度:旅游人类学、文化遗产、饮
食人类学这些方面，廖明君老师也从民间文化研究的
角度对您进行过访谈。我本身在做中国艺术人类学
的学术史研究，在我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
的知识谱系研究》一书中，以重要的学者及其学术团
队为关注重点，您所带领的学术团队也在我关注的视
野之内，我梳理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您
带了很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做了很大一批成果出
来，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历程中具有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所以我想从艺术人类学研究这
个角度进行访谈，包括您是如何从人类学的角度介入
艺术研究的，如何引领学术团队的研究，如何带学生，
有哪些治学的心得与经验等等。按照我的这样一个
问题设计开始谈，然后有什么我没有提出来的，您再
来补充一下。
彭:好的。
王:首先我注意到您的学科背景，从本科开始到
硕士，您一直是在研究文学学科，外国文学。
彭:我从硕士到博士一直是文学，西方文论。
王:但后来介入到了人类学的研究，我从您的一
些文章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转向。
彭:对。
王: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从人类学的研究介入到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的?或者是怎么又去发现艺术研
究这样一条路径，咱们从这个开始说起。
彭:我从大学本科到博士都是在国内读的文学，
研究方向是西方文学和文明，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做
戏剧与酒神，在北京大学出版了以后最近要再版，其
实一开始就是做艺术，就是看西方的戏剧是怎么产生
的。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学”(诗学)已经包含
着艺术，我们今天所讲的艺术其实是被窄化了，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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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者来说，在他的眼里艺术比我们现在大学的艺术
学院学科的分类要宽泛得多。从我个人的研究，一开
始其实就是做艺术，它只不过是在大文学里。因为你
说戏剧，现在在我们国家肯定是戏剧艺术，我是从人
类学的角度去寻找西方戏剧，特别是悲剧的酒神祭祀
仪式。为此，我还专门到希腊去做过很详细的调查，
包括去寻找酒神祭祀的遗址，去看、去丈量圆形剧场，
现在我都还去。当时只去希腊，后来我觉得两个地方
不可以缺少，一个是埃及，因为古希腊酒神跟埃及是
有关系的，它的原型是从埃及过来的，所以我去年还
专门去了埃及。前几年又到了特洛伊，到了土耳其，
所以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也仍然没有忘怀当年对戏剧
与酒神关系的了解，这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的。但
是，我 20世纪 80年代去法国留学，学的是人类学，其
实我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的，我在国内从大学到博士都
是学习外国文学，作为较早的一批留学生，我在法国
尼斯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院“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
研究中心”从事人类学研究，后来去美国也是在伯克
利的人类学系做访问学者，留学的所有经历都是学人
类学的，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脚踩两只船。
王:留学时人类学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彭:关于留学的主攻方向，我 1988 年就出国留
学，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类学，所以当时还是国家教
委，不是教育部，去留学的时候我填人类学，人家说没
有这个学科，就把我放在什么新学科，人类学是新学
科，去法国学的。我的硕士是在贵州读的，我看了很
多的少数民族，很喜欢，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不久，1980
年代初、中期，一批西方的人类学者到贵州调查，包括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伯克利大学、华盛顿大学，其中
不少是我的朋友，比如张兆和、露易莎，后来我才知
道，她是我的师姐，是伯克利的，都在那里做调查。我
知道人类学很重要，我一边在读研究生，一边在做人
类学。可以说，我与 1980 年代初在贵州做田野的一
批西方人类学家成为朋友，我教他们汉语，他们教我
人类学。当时他们离开中国以后，一批外文的资料都
留在我手上，所以你想，20世纪 80年代初我就有一批
外文的人类学的书和一批人类学的朋友，跟他们一起
做田野可以说是很早的。我认为我的研究从来是超
越学科的，我不会把学科当成是一个羁绊我、甚至限
制我学术的藩篱。我很早就喜欢人类学，所以去法国
留学，就是希望能够从事跟我们中国有关的民族研
究，尤其是跟西南少数民族有关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我最早在法国尼斯大学，后来不满意离开，主要因为
法国的尼斯大学人类学系主要是做他们的非洲殖民
地研究，这不是我喜欢的。后来我转到法国国家科学
院，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叫印支半岛及华南人类
学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越南、老挝、柬埔寨和中国的广
西、广东、云南这一带，在那里，跟我的法国老师一起
做，就是希望能够又回到中国来，就是这样。
王:您在西方留学期间，做的科研项目还是关于
中国的研究对吧?
彭:对。我做瑶族研究，这跟费孝通先生有些关
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被费孝通感召的，因为费
孝通调查的瑶族那一带我跑了二十年，就是在岭南这
条线，包括费先生早年的田野点金秀。瑶族是一个国
际化的民族，所以又跑了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又
跑了法国的瑶族居落和美国的瑶族居落。
王:当时您跟费先生有交集吗?
彭:没有，当然我见过他几次，包括费先生的生日
宴请，我作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代表去他家乡，尽
管我不是他的学生。我也听王铭铭说，费先生读我的
文章后说:“彭兆荣这个年轻人的脑子好用。”表扬我，
但我跟他没有直接的交集，只是他的那个精神感动
我、打动我。
王:您在做瑶族研究的时候，切入点是关于瑶族
的仪式?还是它的戏剧?还是什么?
彭:都做，当时我像费先生、王同惠做的是一样
的，是做一般民族志，不像现在的人类学家大都是做
专题，我当时是所有的都做。我在做贵州的一个瑶族
村落，追踪了十年，写了一本书，就是《文化特例》。当
年周星在北大，他有一次跟我说:“彭兄啊，你这本书，
我是让我们的学生都要读的。”我说为什么?他说;
“现在中国的人类学家有几个人去做一般民族志?”一
般民族志所有的东西都要涉及的。做一般民族志很
辛苦，因为，一般民族志你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王:对，一般民族志方方面面都要涉及到。
彭:对，方方面面都要涉及到，当时我做的就是一
般民族志，包括《文化特例》，实际上村落很小，但所有
的事情都要涉及，包括女人结婚啊、避孕啊、溺婴啊，
这些都得了解。
王:那还是比较全面。
彭:对，这是一般民族志，现在我那些弟子不做
了，太辛苦了，因为一般民族志你要在那个地方待很
长时间，这样有些事情你才能见得到，见不到就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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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看西方的人类学博士要在田野点待一年，一年
四季你全部要经历过，你才能做一般民族志，现在我
们的人类学家、博士生谁在那里完整待一年啊，都是
选择一个专题来做。
王:您觉得您留学西方的学术背景，包括在法国，
后来在美国跟格雷本，这两段留学经历，对您现在从
事研究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彭:两位西方学者都是大人类学家，我的法国老
师是法国国家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他是
印支及东南亚这一带研究的法国第一人，现在已经退
休，他的中文名叫李穆安(Jacque Lemoine)。他对这
一块很熟，所以法国政府在制定印支这一带政策时，
即法国的老殖民地的政策时都会去听他的建议，因为
他很熟。早年我就跟他一起办国际会议，对我的影响
很深。
王:就是对于原始部落的研究。
彭:到原始村落去做很深入的研究，我在法国跟
他两年，后来我回到中国以后，我就跟他一起合作，一
共跟着他做了八九年。再后来去美国，美国的老师格
雷本(Nelson H． Graburn)是做旅游人类学，也做艺
术、博物馆学，他现在是最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也是
北美博物馆的馆长。他的博士论文是做因纽特人，所
以莱顿的《艺术人类学》书里头感谢的人里就有他。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艺术人类学我希望从人类学的角
度来做，其实不是把它窄化而是要把它宽化，因为人
类学研究的对象经常是没有文字的，也包含着我们今
天所讲艺术的范畴，比如说建筑、服装、图腾、面具等
等，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文字民族都是通过文
字来做，所以人类学家，像我的美国老师在做因纽特，
当然会涉及到它的原始艺术，音乐、舞蹈、仪式这样一
些内容。
王:是的。所以说这样一些老师对您的治学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
彭:当然，我有我的逻辑，我有两个逻辑，一个呢，
我这一生留学了好几次，我弟弟是加入德国籍，我的
女儿在加拿大也有枫叶卡，我是可以在德国、法国和
加拿大留下来的，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属于我的国家，
我属于这里，我不属于法国、不属于德国、也不属于加
拿大，所以我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得回来。我自己的知
识一直是落地的，我这辈子也不会去到任何地方定
居，去只是作为一个游客，只是观察者或者调查者，我
有我的逻辑，这是一个，要回到中国的。第二个呢，我
以前做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涉及旅游、饮食，遗产以及
他们的文化，包括今天做乡村，都存在着我的一种忧
虑，就是这些小的民族都是不容易留存下来的文化物
种。我们对生物物种的保护，大家都很清楚，大熊猫、
藏羚羊。可是我们经常会忘掉西南这些难得留下来
的、小的文化物种，在全球化背景下，交通被打开了，
大众旅游进入了，大量的文化物种消失了。这个过程
我是看在眼里的，也有幸经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对
这些文化物种究竟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所以，去
做旅游、饮食、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我关心的是这些
文化物种的生存和存续过程。
王:实际上您这个学术关注点一直是这些文化的
变迁。
彭:对，是的。他们都说我的学术感知力很好，能
够超前，包括那些乡村研究，其实都是无意的，就是我
有自己的逻辑。比如说旅游人类学，中国的第一本书
是我写的，第一本饮食人类学的书也是我写的，不是
刻意去做，而是我预感到这些问题会对社会有重大的
影响，所以我就去研究了。后来我的研究成果出来以
后，这些话题就开始时髦起来了。我的美国老师今年
上半年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奇怪，他说彭教授
你在西方留学，研究西方文明，去了法国、去了美国，
研究了这么久，为什么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你回
到你的国学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跟他解释，我
是中国的人类学者，不管是西方文明也好，还是西方
的人类学也好，我总是要用到自己国家问题的研究
上，当我把西方的文明辛辛苦苦学到这个份上，可是
回过头来一看，对自己国家的东西已经忘得差不多
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 Mother Culture 都不知道在
哪里了，我觉得这个不对。所以我从 50 岁开始，回到
甲骨文开始读起，你去看我的书，很多从甲骨文开始，
文明的两个源头得了解。西方文明的源头，不管是酒
神、奥林匹克，搞得很清楚，自己中国的都不懂，那怎
么可以，所以我现在就是两条线，从两个文明的源头
开始读起。
王:对，我能感觉得到，因为我最近在读您那本
《艺术遗产论纲》，我觉得写得非常好，里面涉及了大
量的古代文献资料。
彭:这套书马上被译成英文介绍出去，这是我个
人的东西。去年我拿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
目的重点课题，初评是全国排名第一。我对艺术人类
学这一块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很完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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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对，我很想知道您的思考。
彭:因为你这个采访，我大概想了一下，有六个词
组、十二个关键词。
王:我也很想知道您是怎么认识这个学科的?您
可以具体展开谈谈。
彭:六个词组、十二个关键词。第一个词组就是
原始部落，原始是时间，部落是族群单位。艺术人类
学最早是研究原始部落的，这是人类学的天职，这是
第一个词组“原始部落”。第二个词组是“文明体
系”。第三个词组是“变迁守护”，变是会变的，所有
的都会变，但变的中间要有所守，不能变就变掉了，所
以是变迁守护。第四个词组是“区域形态”，人类学是
讲 local的、讲区域的。第五个词组是“交流融合”。
第六个词组是“学科特色”。我大概想一下，艺术人类
学这六个词组、十二个关键词都不可以偏颇，都不可
缺少。首先是原始部落，这是人类学研究艺术最早
的，不仅是时间，因为人类学研究社会有个特点，就是
在时间上是研究过去的，研究原始部落的，老一批人
类学家都有研究的。博厄斯当然是最有特点的，他对
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做过专门研究。后来，美国
的国家博物馆都请他去设计，包括他的弟子米德都参
与。人类学家研究的是无文字或者是前文字社会的
东西，当然这些东西都在里头，传统的人类学必然涉
及。
王:这六个词组具有高度概括性，您可以具体展
开谈谈。艺术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是包含在其中
的，早期的人类学家虽然没有专门对艺术进行研究，
但是艺术确实是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彭:对，研究中总要去关注几样东西:音声、体姿、
身体的表达、色彩、装饰、纹饰等等，肯定在里头的，所
以早期的人类学是研究这些的。部落———我们是讲
早期的族群，所以时间和人群集结在这里，那么不仅
是博厄斯做得多，还有泰勒、弗雷泽等人类学家都做。
王:包括后来布朗做的《安达曼岛人》也是过。
彭:对，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始艺术，
因为它没有文字，你总得去做，我觉得人类学、艺术人
类学通过对原始部落的研究，某种方面对我们在学术
研究上有一个好处，就是回归艺术的原生形态。我认
为是这样，我们今天是把它窄化了，今天的大学科制
是 19世纪分析时代的产物，即大学学科化。人的生
命很短，不足以研究这么多了，越来越细，越来越窄化
了，那是不得已的。但是艺术人类学如果说对艺术有
什么贡献的话，就是它返回到艺术的原生形态，这是
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做人类学的要对艺术有什么贡
献的话，就是返回到那个原始形态，这个是可以出大
成果的，很多大学者都这样，前一段时间我看张光直
的《中国青铜时代》，你说青铜铸造是艺术吗，当然是
啊。
王:对啊。
彭:青铜器，就是回归到原来的东西，包括叶舒宪
教授在做玉的研究，他希望能够通过玉石重新解读中
国的文明。
王:我看过叶舒宪老师在《民族艺术》杂志上对于
玉石连载的文章。
彭:如果人类学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更重要的贡献
的话，第一个是回归，而且重新去阐释整个艺术，把它
串起来，这是人类学做艺术研究天然的优势，其他学
科没有，只有人类学，因为它就是做这个工作的。第
二个，就是文明体系，就是我刚才讲到原始部落包括
两个概念，时间和单位。文明体系我认为也包括两个
概念，文明和体系，不是一个概念，文明在人类学中间
是专门研究的，文明跟文化不同，文明包含物质，特别
是任何一个行业，某一个技术、新的技术的发明以后
整个文明就提升了，比如说农业，你发明了机械，文明
就提升了一步，而文明的类型跟艺术有关。艺术这个
词在西方是从手，arm 这个词是从手，art 它的词源就
是 arm，就是手，是手工、手工业，任何艺术都是 arm
的。那么文明形态呢，今天你一看就知道了，智能的
出现，机器人的出现会怎么样，生产力跟着提升，文明
其实包含了这些物质。人类学在谈文明的时候会把
这些东西考虑进去，和文化不太一样。
体系就是不同的 system，比如说西方的艺术与中
国的艺术不一样。我最近老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
现在大学里面的艺术专业没有一个遵守我们中国的
艺术，这个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
的国家，中国的农业按照专家的史前考古材料，已经
达到了一万年，是全世界最早的农业文明之一。中国
古代的社稷代表国家。社稷是什么，社就是崇拜土，
稷就是粮食。国家社稷其实就是指专门种粮食的国
家，这就是农耕文明。中国的“艺”就与农耕有关系，
藝这个字就是种田，上面是草，中间是执(执的大写)，
执是什么呢，就是拿着农具去种地，这个就是藝。我
们今天讲的艺术，实际上都是西方引来的，有没有回
归到中国的农耕文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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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体系会造成对艺术完全不同的认知和体验，也会
导致评价上的差别，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文化
在艺术上，或许是被文化殖民最深的一块，比如说我
们的绘画，传统的山水画，西方在很长时间里不认可，
西方认为那怎么会是艺术，那就是玩的，中国文人画
家自己玩的东西，因为山不像山，水不像水，什么“独
钓寒江雪”，一个蓑衣人，人也看不清楚，哪里像西方
的绘画传统。
王:文化不同，理解也就不同，中国的文人画是重
写意的，西方的绘画是重写实的。
彭:西方绘画重写实，那个肌肉，你看达芬奇都得
去做解剖，所以以西方的那套来看文人画根本就不是
艺术。
王:对，西方绘画是讲结构的。
彭:这个黄金分割是多少就是多少，muscle 在哪
里就是哪里。然而，我们中国的绘画实际上是写意，
不是写实，我们是讲意境，但是你的意境在西方是不
认的，这就是不同的文明体系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是
不同的，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文明如果包含不同的
器物和物质在不同的阶段中间成长，会对整个社会带
来文明类型的提升的话，那么体系的差异其实包含表
述、认知和艺术上的重大差别。
第三个是变迁守护，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在变，这
倒不是我们人类学讲的文化变迁，任何社会和文化当
然是在变的，但是变迁中间一定要有守护，因为变迁
随大流都走掉了，传统就没有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要
留下什么，这就是费先生讲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其
实包含着坚守。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变，但是你要知
道在变迁中你要把什么留下来，什么东西可以随变迁
而走，什么东西必须保持不变，这就是我们讲的传统
的发明。
西方在这一点上特别有意思，我们刚才讲到西方
的绘画，早期的时候雕塑也好、绘画也好，都遵循写实
原则，以最真实的手法表现。但是你看它什么时候发
生了变化，是照相机的出现。照相机出现以后，那些
画家突然觉得他们要失业了，你再怎么写实，我拍照
总比你那个更真实。所以，照相机出现以后对传统的
西方写实传统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因为这些艺术家面
临着要下岗。他们长时间追随、坚持的这么一个东西
随着一个技术的出现它马上就变了。今天来看，什么
抽象派、印象派，这些东西都好像不是艺术了，你把毕
加索的东西和达芬奇比一下，你会觉得他怎么会这
样，其实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照相机的出现。
艺术家在这个时候就强调，我们的艺术不仅是写实，
而且是要有思想的，这个其实是他们既在夹缝中间生
存，同时又是自己制造的一段历史，在那个变迁中间
守住了他们的传统根脉。所以今天现代派的艺术，某
种方面是摄影技术催生出来的，但是也把他们带到了
一个文化自觉的高度。变迁的守护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东西。西方很清楚这是它的脉络，照相技术也是他
们发明的。
中国要守什么?比如说我几年前做唐卡调研，唐
卡是佛教艺术，是佛寺里头的，今天已经变了很多，热
贡是唐卡艺术之乡，在那里今天甚至有的用油印机在
做，但是他们很清楚，不管怎么变，唐卡是信徒在佛寺
里供养佛的东西。不管技术发生什么变化，他们自己
很清楚，要守的东西一定得守住。在这个过程中间，
中国的艺术家对当代和未来看得太多，但往回看的不
多，倒是有很多的西方艺术史家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比如我读到德国的一个艺术史家雷德侯写了一本书
叫《万物》，就把中国的汉字结构、青铜器铸造等叫
“模件”，我觉得他总结得特别好，他认为中国人事实
上赋予了书法、汉字以全人类文明类型最早的模具化
思维，今天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器件基本上都是模具化
生产的，越复杂的越模具化。比如不可能一部车所有
的零部件都是在一个厂家制造，电脑也一样，这个零
件可能是在印度尼西亚生产，那个零件可能是在泰
国，然后来装配，这就是模件化。他说中国人的思维
就是模具思维，汉字和书法，一横、一竖、一撇、一点、
一捺，然后“组装”起来，这些都是模具，它可以组装成
各种各样的东西，中国人在发明汉字的时候已经知道
了，可是今天我们高科技才明白这个道理。这是德国
人帮我们总结的。
王:往回看有时候真正让人恍然大悟。
彭:对啊，变迁是一定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变
迁，但是守护一定要用费先生的文化自觉。你一定要
知道自己的东西在哪里，不要连这么好的东西都丢掉
了，或者是让外国人给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丢
掉。这是第三个概念。
第四个是区域形态，人类学其实是研究区域的，
文化是由不同的区域构成的。就像我们讲烹饪一样，
烹饪是不是艺术暂且不论，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饮
食，你就知道了文化差异到底有多大。我的博士论文
做戏剧，西方的戏剧来自于悲剧，悲剧来自于酒神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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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虽然后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西方在正宗
的四大门类中间一定有戏剧，而戏剧中间最早的一定
是悲剧，悲剧是从酒神中间来的，这是西方整个语言、
文明一路下来的一个原点式解释。可是中国不行，中
国戏剧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族群就会有不同的东
西，我们有那么多的地方戏，事实上都是生长于不同
的区域。我认为区域和形态大概是构成中国艺术人
类学最有贡献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太复杂了，我们
今天的艺术反而有一点点以类型化、学科化、标准化
去覆盖这些东西。这个可能会有一种伤害，中国艺术
人类学在区域形态方面一定会涉及到。人类学讲究
local knowledge 和 folk wisdom，即地方性知识和民间
智慧。中国艺术在这一块应该也是可以跟西方艺术
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也是最有特色的一个部分。
最后还有两个，一个就是交流融合，主要是指中
国整个艺术，包括艺术人类学所用的概念、工具，大部
分都是近代从西方过来的，这是我们要警惕的。我最
近在做艺术研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前提，就是“质
洋”，顾颉刚有“疑古”论，我提出“质洋”，就是重新质
疑西方进来的东西，因为近代二百年以来，中国太弱，
西方的东西进来根本就没有质检，而且都把它当成是
好东西，有些东西到现在有些还水土不服，西方的东
西到中国能不能用、好不好用，我们没有经过质检，很
可惜。在当代，有很多的东西进来根本就用不了，比
如生态博物馆都用得不好，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特别成
功，就是因为西方生成的东西不是中国的土壤，包括
艺术这个词。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美术
学院”有问题，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因为美院是翻译
西方的一半叫 Fine Art，Fine Art 实际上是好的艺术，
把它翻译成美术，当然可以，但是你们忘掉了一个问
题，西方的 Fine Art 只是一个 System 的一半，我们引
进的时候把 Useful Art 去掉了。事实上就是肢解、阉
割了西方的概念，因为西方的 Fine Art 是相对于 use-
ful art 而言的，包括它的审美、人群分类、社会价值，去
看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什么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贵族和上层阶级玩的，
你看不到它有用。Useful Art 呢，盖房子的、打家具
的、打铁的，这些是 Useful 的，是劳动人民做的，在古
希腊、古罗马就是奴隶和战俘干的活。就是说，在西
方“美”和“用”是分隔的。中国恰恰是美用一体，
Useful 和 Fine 连在一起的，有用所以美，才是好的艺
术。你看一下全世界的博物馆，只要有中国的一定有
一个礼器专区，西方没有的，礼器专区的东西，就是美
用的合成品，你看鼎，这些东西都是在礼器专区的。
王:对啊，包括青铜器家族这些都是。
彭:对，它们都是有用的，鼎啊、爵啊都是喝酒、吃
饭、装粮食用的，然后变成最有权力的、最美的象征。
这个问题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检讨，就是用近代引
进来的西方的东西来解释，没有把中国的融合进去，
特别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所以我认为今天做艺术人
类学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对过去
的、近代西方进来的东西重新质检。
王:包括这些概念。
彭:对啊，当然还有很多领域的问题，很多概念一
旦理清以后，就会发现很多问题，这个东西怎么我们
就忘掉了，因为现在所做的 Fine Art，就是在做贵族的
东西。
王: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里边可能就
是我们现在包括美术学院、音乐学院的课程体系设置
里边，它没有自己本民族基本的美术理论或者是基本
的乐理，它完全是西方的这个课程体系，你像音乐学
院里面开设的是西洋的和声、复调、作曲课程，但同时
又要求学生做民族化的东西，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彭:对啊，一方面因为全球化以后，艺术作为人类
共同欣赏的东西，确实是可以达到共享的层面，这也
是艺术的“魅力”所在。但是你不管怎么去学西洋的
东西，总是被别人评价的，交响乐还能够由你来评价
吗?这个话语本身在人家那里，所以这就是交流的过
程中间如何把自己中国的东西去融合进去。
王:对。
彭:这是你刚才讲的，我们中国的东西有没有。
王:实际上我们有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但是它
在大学课程体系里面是没有的。
彭:对啊。
王:现在一直在提民族化，比如让学生通过学习
西洋的作曲技法、西洋的音乐理论，创作出中国本民
族的作品来，我觉得这个好难，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
是，它会用西洋的作曲技法来套民族的素材。
彭:这也就是我最后要讲的一个概念———学科特
色。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个学科，一方面要世界
性，当然西方的东西被全人类所接受，一定有它的道
理，对不对?我们当然要学。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
也不能只是用人家洋乐，中国曾经是礼仪之邦，有礼
器，有礼乐，能够拿出什么东西被人家接受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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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才讲的学科的问题，就有一个艺术人类学怎么进
入学科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我刚才讲
如果艺术是西洋的，美术都是 Fine Art ，那中国的东
西在哪里?中国现在的这些，包括青铜器的制造这些
都变成遗产了，甚至被人家都搞走了，你还不懂得怎
么继承，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到日本民族学博物馆，有些中国的手工艺术的
东西，很完整地保存在那里。比如说这个房子有特
色，它整个调走，根本连拆都不拆，人家都把它当文
物，我们自己却没有，这是你刚才讲的一个方面。艺
术人类学讨论的这些学科的问题，除了把西方的东西
留下来以后，中国自己的东西怎么附加进去，怎么把
它恢复进去，然后使它有特色，再贡献给全世界。中
国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做的，也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
有些东西被当成是一种人家猎奇的对象，我们自己还
很自豪，其实在某些方面还是有被猎奇的意味在里
头，因为你自己并不太重视，并不去了解它的体系，不
了解它的道理。所以，艺术人类学在学科重建方面应
该会有很重要的东西，艺术其实今天也面临着事情与
文字不同的问题，如果说今天的文字面临着电脑化、
数字化的“侵入”的话，它顶多是回归一个图像，只是
反映手段不同。艺术还真不同，艺术不仅可能思维变
了、观念变了，而且原来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那些对
艺术的范畴和边界都被打破了，材料也变了，所以今
天全世界变化最大的可能就是艺术。现在都不能说
那东西是不是艺术，因为都不能判断了。现在艺术没
有边界，不要去设置什么，不知道这个艺术的构造是
什么，锅碗瓢盆乱敲一下那是艺术吗?你不能贸然说
不是艺术，现在有很多啊。仅以日本为例，艺术已经
融入日常，出现了大地艺术祭、田园空间博物馆等新
的表现与整合形式。我的弟子张颖对濑户内海、新潟
越后妻有、青森田舍馆村进行了多点人类学田野考
察。
王:日本艺术介入乡建的成功案例有很多。
彭:对。我问张颖这个概念。她说新乡土艺术不
仅参与者的身份不设限，其表现形式也是活态多样
的。在濑户内海和越后妻有，外来那些大名鼎鼎艺术
家的创作目标，都是尽可能达成与原住民生活经验、
生命感知的一致共生。因而当地的农民或渔民、老人
或儿童、男人或女人，自然成为外来艺术家的老师与
合作者。青森田舍馆村的稻田艺术，更是直接把种地
当成艺术，漂亮得不得了，艺术家身份被改变了，艺术
家他就是种田。这个在乡村振兴中可能也能用，就是
农业如何艺术化。它的设计者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家，
但真正制作者都是农民，比如水稻什么时候开花，什
么季节会是什么颜色，配合起来。现在身份、材料、观
念、边界、范畴全打破了，艺术在未来的融合过程中
间，某种方面它有一个最好的东西，它是最开放的，它
不像历史、不像文学，还是有很多的禁忌，有的东西不
可以超越，但艺术没有，所以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也得
去面对。
王:对，我就觉得，艺术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明显的
感觉，社会发展到今天，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好像越
来越模糊了，无法判断了，就像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
好多艺术家现在到一个废弃的乡村里去做乡建。
彭:对啊。
王:这个农村可能没什么人啦，可能老、弱、病、残
留守在这里，这些介入乡建的艺术家甚至承担了一定
的角色———乡村治理。
彭:对，而且现在的艺术家，有“艺术介入”的趋
势，又跟旅游结合在一起。厦门有一个村叫曾厝垵，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艺术家弄起来的，它原是一个渔
村，现在成了一个旅游区，艺术家的理念也在带动社
会变迁。我觉得艺术人类学不管把眼光投向过去、原
始，还是投向现在、未来，还是重新去质检近代中国引
进西方的，还是从中国传统的区域、民族的特点中去
挖掘出来，在今天的时代我把它称之为“歌舞升平”，
繁荣的时代就是歌舞升平的时代，历来就是这样。歌
舞升平某种方面就看你的艺术，看你的歌舞升平发展
到什么地步，如果仅仅是一种窄化的，或者是单一的，
或者是保守的，我觉得都有问题。艺术人类学需要跟
进。我知道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最好的，各个省区还有
艺术研究所。
王:每个省都有艺术研究所。
彭:省、区的艺术研究所有所不同，研究人员不少
原来是艺校毕业的，年轻时唱歌跳舞，后来老了搞不
了了，就搞起科研，但是他们在这一块是比较弱的。
中国的艺术在理论、创新、学科实施的这种知识考古，
特别是用人类学的视野进入了一个很大的天地，你们
是中国最好的艺术研究院的基地，又有一个很好的艺
术人类学研究所，我觉得是大有作为。
王:是，我们要努力。
彭:我大概想了一下，就是这 6 组词组、12 个概
念，每个概念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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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非常好，我觉得您真是有备而来，做了非常好
的准备。我还有几个问题，我再顺便说一下，就是我
关注到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特
色艺术学体系”，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叫中国特色，而且
您最后第六点又提到一个学科体系的学科特色问题，
我觉得对艺术人类学来说，学科建设也是非常重要
的，我就很想听您讲一讲，对于中国特色的艺术学体
系您是怎么构思的?涉及到艺术人类学方面，涉及到
整体方面，然后再到具体方面我都想听一听。
彭:这个课题说起来很巧合，因为中国第一个非
遗的重大课题(理论性)是我设标、竞标和夺标，题目
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后来我到川美去
了，那个课题做完了，书也出来了，我觉得很累。在这
个课题申报结束的前十天，川美社科处把它发给我，
我一看这题目不就是我前面重大课题的翻版嘛，我只
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改成艺术学，加入艺术学的材
料，不就好了吗?我就真这样做，初评居然全国排名
第一。这个艺术学体系的研究，跟那个非遗体系的研
究，我已经思考了差不多七八年，因为中国非遗的体
系从我当时设计一直到完成课题，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了，那么我想把它放在艺术学上面，当然会考虑到几
个特点，我们国家做艺术的人很多，你们都在做艺术，
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我作为一个学人类学的，跟
他们会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大概是分几块，其中有
两块大概是他们能够做到的，甚至做得比我好的，我
会做得比较弱，我会提到。但是有两项一定是他们比
较弱，我比较强的，一个区域、一个民族，我就直接用
费先生讲的，中华民族的体系是什么?多元一体啊，
你不能只搞汉族的对不对?那我就侧重区域和族群，
这一块是我跟其他人所不同的，我会刻意去做这两块
的东西。至于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学的学科体
系问题，这个分类的问题，这些我当然也会做，因为你
说一个体系，得包含进来，但那不是我的强项，我就不
会太侧重去做。我的这个体系在《民族艺术》上有全
部介绍，就是这个里头的几个层次。我希望能够把它
做成特色，因为它是中国艺术学体系，我会刻意在特
色上去强调，我不会在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学、什
么是体系上去纠结。什么是艺术?我不相信有人能
把它讲清楚。艺术的边界在哪里?所以我现在不会
太刻意地去纠结什么是艺术?艺术体系的边界在哪
里?因为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我一定会有一
个特点，就是中国的艺术特色是什么。我组织了一个
大的团队来研究，差不多有 40个专家。
王:队伍很庞大。
彭:那是。比如叶舒宪研究玉石，玉的艺术是中
国独有的，中国特色的艺术。书法我也请一个，中国
古代纹饰艺术，就是器物的纹饰艺术，当然琴棋书画
都在里头。所以我这个课题完成了以后，明白人大概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确实是中国特点，西方没有的，
我就把它放在里头，包括戏剧，甚至包括服装、扭秧歌
都在里头，这些是中国的艺术，把这些有代表性的都
收纳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的艺术，至于说怎么去建构
它的体系，怎么规定艺术范畴，我相信不是太多人敢
去讨论这个话题的。
王:那个好像太难了。
彭:今年年初课题已经开题了，下半年我会组织
一个会，这些人大多到场，我会把我的完整思路跟他
们讲，然后请他们提意见，集思广益，讨论一个模型出
来，大致按照这个模型去写，最后我再收集起来。这
几年我会把西方的、甚至某些国家的艺术学体系弄清
楚，这里面包含着不同国家的艺术学体系的综述。我
请了做非洲的、欧洲的、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学者，
由他们去综述。
王:内容很丰富。还是通过大量的案例，是吧?
彭:对，案例是我的特点，因为我们做人类学嘛，
民族区域和案例是我们的特色，我要去跟你们讨论皇
城根下的北京艺术学科的东西，根本不是我的专长，
我哪里比得过你们，我根本就做不了。
王:将来在这些案例基础上会写一本总论吗?
彭:肯定的，这个将来出来以后肯定是一本好书，
因为我都是用五年来完成，去年才下来，今年我们已
经做过一次讨论，在我的课题中，民族是很重的，比如
乐器，包括乐器的制作，你到新疆一看那个乐器就是
他们的，难道不是特色?多元一体，那个一定有的，当
然以我的研究，不可能打包所有，但是呢，一看就是只
有中国才有的。
王:突出中国特色。
彭:对，只有中国有的艺术特色，大家一起协同作
战，当然，我也有我的便利，二十年来，我带了 70 个博
士、博士后，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
都很优秀。
王:是，团队作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般没有谁
比您带过这么多学生的。
彭:我的弟子中做艺术的，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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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比如有一个藏族博士生做羌姆的，就是宗教的
面具艺术。有一个做色彩艺术，中国的艺术喜欢红和
黄，中国红从哪里来?她去做，而且我们都是有很扎
实的田野经历的。当然也有我的朋友，叶舒宪是我的
挚友，他做玉石，我们中国玉石的艺术怎么来表达?
它怎么跟天人合一?他最有发言权。
王:很不错的设计!最后，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
所带的学术团队的一些研究情况，以及您是怎么带学
生做田野?做这些基础研究的?您再给我们讲讲一
些研究的心得和经验，我想听听这方面的东西。
彭:我大概有两项指标在我国人类学的博导中间
名列前茅，第一个指标就是我带的博士、博士后的数
量。第二个是招收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博士生中我可
能在最多之列，我的弟子集中起来，可以开一个大的
民族研讨会。
王:从这个数字来看，您这在国内算是比较多的
了。
彭:肯定的，大的少数民族都有，藏族、蒙古族、回
族、满族、壮族、彝族、土家族、苗族、水族、布依族、柯
尔克孜族、朝鲜族等民族，而且有的民族好几位，这个
或许是全中国最多的。第二个我敢说第一的，就是所
有的弟子，特别是近十年，他们的田野点我都亲临现
场指导，包括在海外我都去。我自己定了一个很痛苦
的信条，就是博士弟子的田野点，你不到现场就没有
现场感，在指导论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隔，所以我
希望能到现场，在现场指导他们，这是我指导我的学
生的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教学上，选择论文的
题目上，我从来不强迫让弟子做我的课题，包括我也
做过很多课题，什么重大课题，都是他们自己挑，除非
他们自己愿意选择。
王: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也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彭:对，我有自己的原则，第一，他们自己选课题，
选完以后我再跟他们来商量，这个问题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不足，我不会去命题让他去做什
么。第二，我会告诉他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应该考虑的
几个因素，比如你们学的专业，硕士论文做的是什么，
尽量能用的资源要用。第三个，自己最喜欢做什么。
第四个，这个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走到什么地步。第
五个，毕业以后要做什么工作，要开什么课题。第六
个，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交叉学科中间找到一个小话
题。如果能够在博士论文完成以后成为一个小山头
的山大王，上面的旗帜写着你的名字这就 ok 啦。每
一个弟子的博士论文都是一个工程，甚至我的弟子今
天已经做博导了，还赖在我身边不走，他已经习惯了
跟导师一起，这是我如何设计博士论文的过程。所
以，我的弟子的博士论文千奇百怪，有做宗族、做仪
式、做村落、做跨境民族，这些都是人类学传统的;也
有做铁路、做矿物、做博物馆、做饮食、做酸食、做米
线、做银饰、做猎人头、做茶叶、做景观、做葡萄酒、做
面具、做色彩、做木偶，做艺术的也很多，各种各样。
王:这真是，涉猎面太广泛了。
彭:我真正的教学方法，也有一套嫡传的，就是怎
么做学问。我分四大块，第一个就是学会做资料。他
们都说师父你好会写文章，几天就写一篇。我说你们
以为师父就那么不认真啊，你可以说师父这篇文章就
用几天写的，但是我也可以跟你说师父这篇文章是用
了三十年写的，因为我在从读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做资
料，我从硕士时候的资料现在仍然可以用，所以一定
要学会做资料。第二个，学会培养问题意识。第三
个，学会做田野。第四个，学会写文章。这四个方面
形成一个段子，我让他们背诵，每一个层面都有三句
话。我差不多做了二十年的博导，也形成了一套教学
的方式，我不敢说我的弟子都是很成功的，当然也有
废品，废品加引号嘛，也有很优秀的，这个在哪里都一
样。
王:您这一套写文章的方法很实用。
彭:我是比较用心，这几点在中国人类学的老师
中间我相信是有特点的。
王:是。非常感谢彭老师，今天下午我们收获非
常大。
彭:收什么获，你给我下一个指令，我还准备提
纲。
王:真的，有些东西实际上是在文章中看不到的，
但是在您这种给我们的口传心授中，我们领会到了，
领悟到了精神，领悟到了精华。
彭:因为人与人的交流是靠真诚。
王:对。
彭:我辛辛苦苦地带这些弟子，这些弟子大部分
都是穷孩子，少数民族的，培养他们，然后就是自己安
安静静的写书，读书。我跟我的弟子也是说，你们博
士毕业以后，特别是做了副教授以后，你们的学术成
就有多大，已经不是拼学术、拼学问了，拼的是人品、
气度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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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啊。
彭:这时候是拼人品了，比如说你的人品高、气量
大，你现在想的问题一定不是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得
失，你一定会想到普遍的问题。如果大部分人都想写
这个文章，对我有什么好处，拿课题我得多少好处，得
多少钱，做这种考虑的话，他的学问特别到博士毕业，
到副教授以后，就不能往上走了，就是因为格局不大。
我是接触过一批大师的，包括费先生，我其实是可以
写一大批大师的经历的，费先生、李亦园、萨林斯、格
雷本、李穆安、乐黛云这些我都有接触，有的很亲密，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谦和、气度非常大，因
为他想的问题一定不只是个人的问题。
王:对，格局很重要。格局不大视野宽不了。
彭:对啊，因为想的总是自己的，所以那个时候比
的不是你有多勤劳、多勤奋，也不比你学问有多高，就
是比你的人格和气度、格局。
王:对。
彭:我现在回归乡村，很辛苦，跟这些非常优秀的
孩子们在一起，包括好些自愿者，我真的是很快乐，但
我连课题都不去申请，这个课题如果我申请的话有机
会得重大课题，乡村振兴我已经做了五年多，跑了数
十个村落。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宏观的，习主
席说过:“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
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讲得多好。乡村振兴包
括中观和微观的许多问题，还包括乡土元素，需要我
们踏踏实实地到乡村去做。
王:对，这是社会发展至今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
课题，但是应该如何去做需要接地气的学术研究先
行。
彭:对啊。学者一上去就开始申报，我把这个村
变成高尔夫球场，我把那个村变成足球场这种小课
题，这个链接怎么去链接，我现在天天在想这个问题。
党中央乡村振兴，其实希望我们学者去帮助提出乡村
振兴中间的一些问题，我们有些学者是不想的，就没
有想到党中央提出那么宏观的决策，我们做的什么中
观、微观的问题，连问题对接都没有，这个课题对接什
么。如果你能够急中央之所急，急国家之所急，乡村
振兴主要的内容包括什么?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比如说自古以来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农贫问题，一个
是生态问题。这是历史留下来的两大问题。
前几天我到昆明一个很大的图书城去买书，但是
找不到一本农业专题方面的书，我找他们的负责人，
我说你们这边有没有农业方面的书，她说还真没有，
我们农业方面的书如果有的话，顶多就是有一两本关
于家庭怎么种花的。我就在想，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大
国，一个以社稷为本的国家，在一个昆明这么大的新
华书店竟然没有一本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这是行政
之过啊。行政在制造一种价值，让这些孩子们、年轻
人知道读农业是没有出息的。当然我们不能怪新华
书店，新华书店进书是要卖书的，书卖不了它就赚不
了钱。这是时尚正在制造一种价值———农业没有用，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会农贫，
这当然还有很多。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乡村振
兴落实线路图》，清清楚楚的，乡村振兴宏观的问题是
什么、中观问题是什么、微观问题是什么，乡土元素是
什么。
王:现在比较热点的话题一个是“乡村治理”，再
一个就是“一带一路”。尤其你出国去看，就感觉这个
“一带一路”倡议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研究工作应该
在“一带一路”实施之前，尤其需要一批人类学家到各
个国家去做一个田野研究，然后这个研究成果出来
了，你再依据这个研究成果去做具体的、接地的蓝图
部署东西。
彭:对，你说的非常准确，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
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把之前的调研、材料准备好了，
在充分调研、深度调研、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再去提出，
但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发展太快了，有的还来不及做深
度评估，所以我们都是尽量的补充。
王:对，有时候没有先行的研究作为依据和参考，
决策实施过程中不一定那么对路。
彭:对，我为什么去做乡村振兴，一个原因就是城
镇化。
王:是的。
彭:像乡村振兴，我们赶快去做，其中的问题有历
史的，有现在的，也有未来的。
王:是，确实很值得做。今天您给我们分享了很
多有营养又有思想光环的东西，对于我们后辈学者是
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回去后我会好好整理，并尽
快消化吸收，再次感谢彭老师的支持。
(录音整理:于郸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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